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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教育者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事关教师教育的质量。在超越城市与乡村二分法的研究逻辑的基础上以县

域为研究视角对县域内中小学教师身份认同现状进行研究。发现当前县域处在结构化转型的艰难时期，

乡土性的瓦解与重构在空间内不断发生。县域中小学教师由此表现出自我身份认同的迷失、他者身份认

同的迷茫、身份认同构建的迷惑。通过“地方性”知识的学习，“地方性”课程的建设，实现教师“恋

地情节”的培养能够帮助教师形成地方感与地方认同，从而化解县域中小学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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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lf-identity of teacher educators is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teacher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logic beyond the dichotomy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tatus 
quo of the identity crisi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counties from the per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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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e of county.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county is in a difficult period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
tion, and the collapse and reconstruction of local character are constantly happening in the space. 
County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teachers thus show the loss of self-identity, the confusion of 
others identity, identity construction confusion. Through the study of “local” knowledge, the con-
struction of “local” cours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love of place”, they can help teachers 
form a sense of place and local identity, so as to resolve the identity crisis of county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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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身份认同是个体的一种自我身份感，具体可细分为自我认同、他者认同、群体认同三方面[1]。美国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在研究人格发展阶段后提出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会不断经历身份角色的转变，个体

若不能妥善解决新旧角色之间的矛盾便会产生身份认同危机。有学者指出，“身份认同危机的直接后果

便是个体道德方向感的缺失，具体来看又包含自我身份感、自我价值感及自我意义感的瓦解”[2]。当代

教师群体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身份认同障碍甚至去根化危险[3]，对教师身份认同困境的出现逻辑机理进

行研究分析，探明影响教师身份认同构建的关键因素对新时期我国高质量教师队伍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县是我国的基本行政区划之一，县域空间由乡村、乡镇、县城组成，是一个集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等多功能相容的行政单元。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乡村与城市社会不断深入融合，传统城市与乡村二分

的教育研究逻辑已不足以适应当前城乡社会发展的现状[4]。县域作为一种独立的空间类型在传统聚焦乡

村空间教育及城乡二分空间教育之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野。县域中小学教师作为以县域空间

为载体从事职业生存活动的特殊群体，其职业发展与个体所处环境的诸多外部因素息息相关。而教师身

份认同困境作为一直以来困扰着教师队伍建设的一大难题，其在县域空间内的发生也必然与当前城乡社

会深度融合的现状存在内在联系。县域作为绝大多数中小学教师全部生命历程的承载地，县域空间就是

他们所有生活世界与价值世界的集中表现。县域中小学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出现可以说是城乡社会融合

过程中的阵痛在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在现代性与乡土性裹挟下的县域中小学教师群体唯有顺应城乡社

会融合趋势，重建“地方性”价值，才能较好地应对化解当下的身份认同危机。 

2. 发展中的回溯——“地方性”价值的再嵌入 

2.1. 由乡村到城市——“地方性”价值的消弭 

实现城乡发展均等化是当前城乡融合发展的最终目标，也就是说，国家不再以城市与乡村作为社会

治理的分界线，也不再刻意细分城乡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通过对城市布局的调整规划使得城市能够以

较小的半径覆盖周边农业地区，这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趋势[5]。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在空间结构上的不

断推进，县域文化、伦理、政治等方面也随之发生改变，县域内乡村由此出现不可逆的结构性转化。事

实上县域空间长久以来生产的本质“物品”并非是有序的秩序和经济、自然资源的配置公允，而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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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社会的塑造。它具体表现为县域人民逐渐形成的对县域社会自然文化所产生的认同与依赖，实质上

为一种县域内部的潜在向心力、凝聚力，使得县域内部的文化传统、道德礼仪等成为所有个体自觉维护

的统一尺度。而乡村作为中国血缘社会的历史载体，天生就带有这一共同体性质的“物品”生产功能属

性，县域社会实际上就是扩大了的乡村社会。而在城乡融合过程中，经由血缘与地缘的统一性逐渐孕育

而成的县域精神共同体在很多方面并不具备与现代化建设的相容性。乡村的城市化、农民的市民化、农

业的工业化等进程不断瓦解、消弭着长久以来县域内占据重要地位的县域精神共同体，而这也是中国社

会现代化发展不可逆的大趋势。农民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过渡，血缘社会向地缘社会的转变

要求县域中小学教师发挥自身的公共性与专业性，在县域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扮演好“新乡贤”的

角色，在尊重人的价值的基础上理清社会发展脉络，建设当地新的精神生活。 

2.2. 由城市到乡村——“地方性”价值的重建 

县域精神共同体具有其自身的本土性，同时又受到县域政治教化的直接支配。文化传统、道德礼仪、

法制法规等文化社会要素在县域空间中产生又反作用于空间本身的价值生产，空间既是介质也是价值。

那么在城乡融合进程中县域空间的结构性变化在导致旧的县域精神共同体瓦解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新的

具有本土性的价值的重建。这种县域价值的重建并不是简单地向原始乡土性的回归，而是经过现代性、

城市化洗礼的乡土性内涵的重构，可也称之为一种“地方性”价值的重建。这种发生在县域空间内的价

值共同体瓦解与重建除了其自身存在的客观规律性，也是县域内群体“脱域”机制的具体表征。传统社

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使得个体能够摆脱血缘、地缘的束缚，但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会给个体带来不安全

感和焦虑[6]。这一机制在城乡社会深入融合的县域内则表现为传统乡土性价值瓦解后县域内个体为了缓

解其由于远离县域精神共同体所带来的不安全感与焦虑而产生的对“地方性”价值回归的迫切期盼。而

马克思又指出：“人们的历史由人们自己创造，但这种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由他们自己

选定条件进行创造，而是在直接的，既定的历史传承条件下的创造。死去的传统往往会一直纠缠着活人

的思考。”[7]个体所期盼的价值重建事实上是在乡土性价值遗骸之上进行的“地方性”价值再嵌入。教

育是价值塑造与传递最为直接有效的手段，县域中小学教师无疑肩负着“地方性”价值重塑的艰巨任务。 

3. 流动中的迷失——县域中小学教师身份认同的现实危机 

城乡社会融合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现代性与过去传统的决裂被鲍曼称之为非定形化的“流动性”，即

“成为现代”就必须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不断地改进是“成为现代”的先决条件[8]。从乡土社会向

“成为现代”这一目标推进的过程中，县域空间内乡土性价值被不断同质化，地方的文化意义被不断消

解。在不断的流动中，人们的身份发生着不断的解构与再建构，而身份角色的不断变换将会直接导致身

份认同矛盾的出现。作为县域内政治教化指令的直接服从者，教师是这一过程的直接见证者，而他们又

肩负着重塑“地方性”价值的任务。一方面，教师作为县域内生存的独立个体，其个体身份的不断重构

与解构本就使其难以保持完整的德行结构；另一方面，作为价值的传递与创造者教师又试图发挥其示范

引领作用推动县域结构化的转型。在城乡社会融合发展的流动中逐渐迷失成为当前广大县域中小学教师

身份认同现状的真实表达。 

3.1. 自我身份认同的迷失 

教师自我身份认同是教师对自己所扮演的职业角色表现出来的一种心理倾向[9]。当前我国县域中小

学教师大多接受过完备的教师专业化体系培养，这部分教师在高等师范院校接受教育后来到县域空间内

进行教学工作，可以说是一种“城市化”的新型教师。新型城市化教师的加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县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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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源紧缺的状况，但同时这一类“外源性”教师的加入也在无形中加速县域空间内传统乡土价值的瓦

解。这部分教师一直以来接受的都是城市现代化取向的教师专业知识，对县域内的本土文化不甚了解。

传统城乡二元对立观点所带来的城乡社会差距体验会对这部分教师产生较大的排斥力。对于外源性的教

师来说，城乡生活体验的现实差距会使其产生不自觉的抵触心理，对于县域内的原住居民来说，外来的

教师与当地的环境氛围格格不入。县域内乡土价值的解构与再建构本就有其自身的发展进程，这一过程

需要教师角色的参与，而外源性教师的出现在加速乡土价值瓦解的同时却无法回应“地方性”价值重建

的要求。这是由于外源性教师自身本就不具备对县域内文化传统、道德礼仪等传统乡土价值的深入理解。

在主动逃离与被动排斥下，县域中小学教师往往只能专注于自身教学任务，切断与外界的联系进行自我

隔离。本该成为县域空间“地方性”价值重建者的县域教师逐渐孤立于县域结构转型进程之外，无法回

答“我究竟扮演者什么角色”这一问题的县域教师也就迷失于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摸索中。 

3.2. 他者身份认同的迷茫 

教师他者身份认同是外界对教师职业身份的评价。长久以来，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均衡不断加剧着城

乡社会的二元对立，城市与乡村往往被贴上先进与落后，富裕与贫困等标签。随着新时代城乡社会融合

态势的进一步发展，县域作为一种独特的空间类型以超越传统城乡二分研究逻辑的姿态出现在学界的视

野下。作为传统意义上扩大了的乡村，目前县域空间正处于结构化转型的艰难时期，由落后走向先进，

由贫困走向富裕是县域空间内人民所期盼的理想转变。然而，对于县域中小学教师来说传统的“城乡教

师二元身份制度”并未完全消失，“比上显贫，比下显富”是当前县域中小学教师身份定位的真实写照。

县域教师大多毕业于城市高等院校，他们对于乡镇居民而言是“城里人”；对于生活在一二线城市中的

居民而言这部分教师又是“乡下人”。不同群体对县域中小学教师身份的不同评价逐渐导致教师他者身

份认同出现紊乱，他者身份认同的矛盾又对教师自我身份认同产生消极影响。这一结果的现实表征便是

县域中小学教师既不被“城里人”认同，又不被“乡下人”接受，成为孤立于城乡社会融合进程之外的

边缘人。 

3.3. 身份认同构建的迷惑 

教师身份认同有效构建的终极目标就是通过教师个体身份认同的不断确认，逐渐向外拓展至整个教

师群体身份认同的确认[10]。县域中小学教师身份认同的构建也可分为两个过程：一是教师个体身份认同

的确认，二是教师群体身份认同的确认，后者以前者为前提和条件。然而，通过对县域中小学教师自我

身份认同及他者身份认同的研究表明当前县域教师个体身份认同的确认无法实现，因而也就无法达成群

体身份认同的确认。事实上，稳定的教师群体身份认同在以往乡土社会中长期存在，纵观中国教师身份

认同的历史演进，伦理本位倾向与政治本位倾向始终影响着教师身份认同的构建[11]。而乡土社会通过血

缘关系的链接使得个体依赖共同的活动，彼此之间产生“我们这儿”的一种心里默契和价值认同，为教

师群体发挥教育伦理功能，扮演“乡贤”这一角色提供了天然的条件。也就是说，乡土社会内部的个体

普遍存在某种情感，他们的价值共识为教师职业的身份认同构建提供了环境上的帮助。而如今随着城乡

社会深度融合的推进，县域空间内部已然不存在足以维持以往教师群体伦理本位倾向的文化环境氛围。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指出：一切人文与社会现象都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人类生

活与生产活动的结果。教师身份认同的构建也不例外，传统乡土价值在县域结构化转型的过程中瓦解消

散，城市的现代性价值文化短期内又无法满足教师身份认同构建的现实需要。唯有实现“地方性”价值

的良性回归，构建起适合教师群体身份认同的文化环境才能应对当前县域中小学教师身份认同构建的迷

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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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迷惘后的回归——县域中小学教师地方感与地方认同的培育 

地方感是一种满足个体基本情感需要的普遍的联系，指个体通过体验，记忆等方式对某一固定区域

空间产生的自发的依恋感[12]。地方认同强调地方的价值意义与个体或群体身份认同构建之间的紧密联

系，这一概念最早由罗夏斯基(Proshansky)提出，他指出地方认同是个人或群体与地方互动从而实现社会

化的过程，这种互动包含想法、信念、偏好、价值观等复杂因素，可延伸至客体与事物和空间与地方[13]。
不论是地方感还是地方认同，他们都不仅仅局限于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文化知识所产生的情境和语境，

更多的是关于文化阐释路径的表达，反映的是个体立场、价值观的趋同[14]。县域中小学教师身处结构化

转型艰难时期的县域社会，旧的价值观的解构与新的价值观的建构在这一时期的县域空间内不断发生。

教师只有深入理解以县域情境及其价值文化为核心的“地方性”价值，掌握体现县域乡土性价值的“地

方性”知识，设计开发“地方性”课程，具备对所处县域空间的地方感与地方认同，形成自身的“恋地

情节”才能够在城乡社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肩负起重塑“地方性”价值的重任从而建构起自身乃至教师

群体的身份认同。 

4.1. “地方性”知识的学习：县域教师身份认同内驱力的提升 

“地方性”知识是区域空间内的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本土化

知识体系。它包含多样的生态文化，是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技术手段、制度文化、生产生活方式、

价值体系的综合体[15]。县域空间作为县域人民长久以来生产生活的承载地，其“地方性”知识是县域内

人民世代积累的一整套知识、信仰与实践，是“地方性”价值的直接表现。县域中小学教师“地方性”

知识的习得要求教师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一方面，教师在平时工作生活之余可以主动向来自当地的

同事了解县域地方发生的各种故事与连结，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将自己的成长环境、所见所闻进行分享交

流从而体会、比较不同区域地方之间文化制度、道德礼仪等方面的不同。在交流过程中增进对地方知识

的了解，地方情感的强化。另一方面，县域中小学教师可以利用节假日对县域空间进行走访调查。通过

撰写调研报告，观看当地特色表演等形式实现对“地方性”知识由外到内，由物质景观到价值内涵尺度

的学习。教师自身循环往复的学习使得教师对于县域地方形成某种感知上的情感联结、价值判断，并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实现对县域空间的地方认同。在理解“地方性”价值的基础上感受县域空间内乡土

性与现代性的冲突，依托所掌握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教化活动，扮演好城乡结构化转型进程中的“新

乡贤”角色既是县域中小学教师肩负的责任，又是解决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内在要求。 

4.2. “地方性”课程的建设：县域教师回应教学能力的体现 

吉内娃·盖伊(Geneva Gay)认为文化回应教学要求教师以不同族群学生的文化特征、经验作为教学渠

道。其主张教师教学应考虑学生的母文化影响，不同族群学生受其母文化影响存在学习差异，教师应将

学生的母文化作为学习的桥梁而非阻碍，使不同学生个体都能获得最优的成长[16]。县域中小学教师“地

方性”价值重塑的教化工作以富含“地方性”知识的“地方性”课程为载体与前提，而基于地方文化价

值进行回应教学的能力在课程上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县域中小学教师需要具备基于地方性

文化设计开发课程的能力。教师不但需要教授统一的国家课程知识体系，还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将地方传

统文化资源融入教学之中，需要具备将学校课程与地方传统有机融合的能力。其次，县域中小学教师要

了解县域空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文化的差异，依据不同学生的文化背景、生活经验来设计开发体现“地

方性”价值的“地方性”课程。县域学校中的学生至少来自于三种社区：乡村、乡镇、县城。不同社区

之间的文化传统、生活生产方式存在一定差异，每一个学生都具有其独特的成长背景。这就要求教师深

入了解县域内乡村、乡镇、县城的文化特点，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学生生活经验与国家统一课程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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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联系，设计开发出适合不同学生的“县本课程”。最后，县域中小学教师在开发“地方性”课程

的同时应明白“地方性”价值的重建并不是对以往孤立、封闭地域的追求，现代化浪潮下的县域发展不

可避免地与国家发展、全球化交织在一起。教师“地方性”课程的开发是在现代化前提下对文化融合、

社会和谐的理性呼唤，而不是对乡土文化的全盘复兴。 

4.3. “恋地情节”的培养：县域教师成长的多元关怀 

地理学家段义孚将“恋地情节”定位为“人类对熟悉地域空间的自发依恋，它是人类对物质环境的

所有情感纽带的总和”[17]。县域中小学教师“恋地情节”的培养有助于教师将县域内化为自身的心里图

式从而进一步产生依恋心理。作为县域空间社会群体心理力量构建的直接体现，对县域地方的“恋地情

节”使得教师能够在生活工作中自发的产生对县域文化传统的向往与好感，从而促进教师“地方性”知

识的学习，“地方性”课程的开发。县域中小学教师“恋地情节”的培养除了需要发挥教师自身的主观

能动性，还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达成对教师的多元关怀。首先，对于那些目前还在读，毕业后将会

进入县域空间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师范生而言，高等院校的教师教育者应着力设计开发有机融合普遍性

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的课程，使师范生在进入县域空间之前就对自己将要去往的地域空间存在初步的了解，

帮助师范生建立起与县域空间的初步的情感联结。其次，对于已经入职的县域中小学教师，教育行政部

门可以通过举办定期的教师地方性素养培训、地方性文化讨论会等形式促进县域中小学教师对地方文化

传统的了解与认可，激发教师县域文化心理模式的形成，使教师在自觉学习，他者推动的机制下逐渐形

成对县域空间的“恋地情节”。最后，相关政府部门可以着手改进县域中小学教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将地方文化传统纳入教师绩效考评。借助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算法模型将教师对地方文化传统

的掌握进行细化与分解，使其转化为定量考核的指标，体现绩效考评的“地方性”价值取向，促进教师

“恋地情节”的形成。 
总之，县域中小学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出现与当前中国县域空间正在发生的乡土性瓦解与重构息息

相关。重建县域空间的“地方性价值”，实现空间内部“折返的”现代性是当前县域结构化转型的重要

实践，也是化解县域中小学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根本出路。作为行政区划，县域的成立本就意味着化解

各种冲突、实现社会和谐、达成文化融合、经济政治稳定发展，教师作为县域政治教化的主要实施者自

然肩负着实现“地方性”价值回归的重要责任。通过内部与外部的共同作用形成对县域空间的地方感与

地方认同，在教化过程中实现“地方性”价值的回归，从而达成教师个体身份认同，并最终实现县域空

间内教师群体身份认同的构建将是新时代县域中小学教师职业发展的应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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